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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大神”谈最高一天赚2033元——

下班路上手腰酸痛，但风是甜的
广州康乐村和鹭江村紧挨着，是著名的“制衣村”。
七哥（化名）曾记录在这一天赚了2033元的经历，引发关注，人们将他称作“日结大神”。但在

他看来，区别于“三和大神”，这个称呼是对他凭本事赚钱的褒奖。
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回忆，下班路上，虽然手上和腰间的酸痛感袭来，但“风是甜的”。
横贯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的招工街如同心脏与动脉，链接着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聚集地

——中大纺织商圈。其以独特的“短工计件”模式，吸纳大量外来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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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花（化名）51 岁，到康鹭片区做
日结工已12年，主攻的业务是“卷边”（衣
服收边时，将毛边两次翻折扣净，然后缉
明线）。

靠着这份工作，她在老家湖北襄阳
买了两套房子，还给儿子买了车。前几
年，她把老家的一套房子卖掉了，这本来
是留给儿子的婚房，但因地段不好，又是
顶楼，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住得不舒服。

买时花了 13 万元，卖了 40 多万元，
剩下的钱存了定期。

丈夫以前的工作是保安，现在做电
焊工，一天能挣两百多块钱，王英花觉得
丈夫是耐不下性子来的那一类人。

31 岁的儿子在老家的养猪场打工，
一个月工资五千多块，和妻子、5 岁的孩
子都住在妻子的娘家。

今年春节，儿子一家来广州和她一
起过年，再次请求王英花为他在老家重
新买一套房子。王英花说等卖房子的钱
取出来，可以给他全款买，叫儿子不要总
是“啃老”。

她也希望他能对自己和丈夫上点
心，像此前丈夫生病在医院住院，不要不
来探望。因为此事，她曾把儿子的微信
拉黑过一段时间。

衣行业的日结工收入存在明显的季
节性波动。淡季时，卷一件衣服价格是
四五角钱，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元；旺季
时，能达到单件七八角钱，一月一万元左
右的收入。平均每个月，她大约要卷两
万件衣服，一年中最忙碌的冬春之交，偶
尔一个月能赚近2万元。

8月是康鹭片区的制衣淡季，一家潮
汕粉店的门口站着几位把电动车停在路
边招工的老板。电动车篮上挂有各式各
样的夏季服装和招工牌，招工牌上写着
本日招收的裁衣工种：“四线、包腰、尾
部、电剪……”

王英花早上10 点来到这里，她穿着
干净的粉色短袖和黑色长运动裤，前几
天刚把头发染成酒红色，脖子上挂着一
个黑色运动耳机，左手戴着自己买的银
戒指和玉手镯。

她观察到一个老板开着电动车来招
“卷边”的，车还没停稳，有人价格没问就
一屁股坐到了车后座，要老板载着回作
坊。王英花觉得好笑，万一衣服不好做，
一小时的收入达不到预期，又白跑一趟。

她坐在店门口玩手机，不时看一眼
路边的人群，偶尔加入其中拿起衣服问
询，不急不躁。现在，她不像刚来时那么
拼，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日子已经一去
不复返。

年逾半百，房子、车子都有了，最担
心的儿子成家的问题已经解决，去年，她
个人开户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也缴了 15
年。

自打到广州康鹭片区打工，王英花
就和三个老乡在鹭江村附近租了个五六
平方米的房子一起住，一个月房租 500
元，两张上下铺，睡下铺得多交25元，王
英花睡下铺。

因为都不舍得安空调，夏天哪怕开
着风扇，早上睡醒衣服也会有点湿。夜
里，她们宁愿被老板找去赶工，厂里凉快
些，卷一件衣服工价能多上两角钱。四
人的手机不约而同地开大声音，怕随时
有老板找上门。

去年，王英花从四人间中搬了出来，
换到了一个单人间，一个月租金600元，
她购置了空调、热水器，还买了个衣柜，
因位置有限，各种炊具只好摆放在窗口，
平日就露天做饭。

王英花曾把弟媳也带来这里工作，
但她不适应这里的节奏，觉得天天要去找
事做麻烦，最终还是进厂。王英花的经验
是，勤快、做事好，做出口碑，老板会给你
留电话，下次有活就会直接叫你。虽然辛
苦，但待遇比老家种地和进厂要好。

有人平均每月“卷”2万件衣服

七哥（化名）更加深谙这里的生存
之道，他今年31岁，来自江西赣州，是
这里的小“名人”，个人社交平台账号
有15万粉丝。

中午，在快餐店吃了碗猪脚饭，
他挤进一处人群，从电动车篮里拿过
一条淡黄色长裙细细揣度。“打边，一
件5毛5。”老板斩钉截铁地说。犹豫
了几分钟，七哥决定再看看，单价不太
合乎他的预期。

另一处是一件粉色条纹衬衣做整
件的工序，一件工价 5.5 元。“袖子还
要开衩，折后单做领上领，”七哥拿着
衣服，跟一旁也来问询的同行说，“现
在（比之前）少了一块五，不好搞哦。”

还有一件白色短袖，两边袖肩要
打折、车领，一件工价 1.3 元，七哥看
了许久，还是离开，他摇头，“如果不用
车领，我今天干到明天这个时候都可
以，能赚到钱，但是加上领子才一块
三，不划算。”

对七哥来说，那天貌似是徒劳无
功的一天。他又接连走了好几家，都
觉得不太合适。昨天他搬家没有出来
找事做，前天早上下大雨，没出门，幸
好雨停后的下午找到两个合适的活，
从4点做到晚上11点，赚了474元。

在这里，挑选合适的工作往往占
据了一天里不少的篇幅。

几乎每个招聘的“电动车”前都

会围四五个人，来应聘的中青年都有
各自擅长的手艺，七哥擅长的是“平
车”（缝合一层或多层缝料），每拿起一
件衣服仔细揣摩，就估摸出做这件衣
服所需要的技术能不能在效率上与自
身相匹配，以此评估自己的劳动价值。

七哥曾在这条街上创造过一天赚
2033元的纪录，这也是他“出名”的由来。

2024 年 4 月的某天，正值旺季，
有个年轻的老板要赶一批数量庞大的
货，白色 T 恤衫，两边打边、双腰缝
合，本来工价是8角一件，但因下雨天
招不到人，单价提高到1元一件。

七哥晚上 7 点进厂干活，半小时
就做了 36 件。他内心感慨着这趟工
的划算：算下来，一个小时赚 72 元，
要是速度再快一点，能做到100元的
时薪。

零点下班之后，回到出租屋里洗
完澡躺下，已是凌晨 2 点。暴雨雷声
在 4 点把他吵醒，之后，他想到这趟
活的高单价，犹豫再三决定起床，回
到那个二楼小制衣厂，打算能做多少
算多少。6 点到了厂里，他干劲十足
地做到了傍晚6点，12小时加上此前
的 5 小时，共 17 个小时，他最终做了
2033件。

回家路上，七哥虽然手上和腰间
的酸痛感袭来，但“风是甜的”。

做完一天的活后，老板都会现结

工资，他喜欢这样的即时反馈，能清晰
地感觉到，钱都是靠自己一针一线努
力挣得的。

这里还有很大的自主选择雇主的
权利，有一次，他盯着手表，一小时内
做的数量不甚满意，跟老板说一声后
直接单方面取消了“合同”。老板也司
空见惯，跟他一样，马上又回到街上另
寻合作。

老板梅姐（化名）对此深有体会。
这里依靠口头约定建立起来的劳

务机制，双方都要讲诚信，有礼貌，才
能“混”得下去。她在鹭江村的作坊有
200 多平方米，30 多台机器，每次出
去招工，她最后都会好声好气地补上
一句“我们这说好的，你不要跑”。

但“跑”还是偶有发生。一天傍
晚，招工的师傅没说清楚今天裁的这
批裤子还有卷裤脚这一道工序，有日
结工刚来几分钟就走了。还有人中途
一声不吭就跑了的，连工钱也不要，梅
姐被逗乐了。

最累的一次招工，是为让一件衣
服的工序正常运转起来，梅姐一天来
来回回跑了8趟。

一位大姐分享经验，“去到哪个
厂，老板对你不好了，直接炒他鱿鱼就
好了”，她紧接着说，“我们是自由的。
做得不开心或不喜欢哪个老板，就直
接不做了，结完工找其他厂。”

“干得不开心随时炒老板鱿鱼”

59岁的陈芸（化名）是做衣服“尾
部”的，“尾部”是康鹭片区制衣的最
后一个环节，是一件衣服做好之后负
责收尾工作的简称，包括给衣服贴便
签、上吊牌、剪线头、包装等，一般按
小时算钱，最近这几月一小时的价格
是22元，在三四月份能达到27、28元
左右。

傍晚，她的日结工作才刚开始。
她租住在康乐村附近一个 12 人合租
的上下铺宿舍里，下午5点睡醒后，洗
澡，出门吃饭，到招工街上找活干。

受淡季的影响，不但来招工的老
板少了，“尾部”的价格也不是很高，

晚上 8 时多，陈芸还在康乐村街道的
路边跟其他五六个同行坐着。

来这务工前，陈芸跟丈夫在湖北
老家种地维生。两个儿子均已成家
立业，劝她在家歇着，不要出来打工，
但陈芸觉得自己还能挣得到钱，也算
给孩子减轻一点负担，“尾部”这个活
儿不重，比干农活儿轻松多了，只是
昼夜颠倒不太好。

淡季时，陈芸的月收入是五六千
元，旺季是七八千元。她开心地分享
自己最新一笔收入，一个女老板在微
信上给她转账600元，这是她两天共
工作26个小时挣下的。

晚上 10 点，康乐村还是灯火绚
烂，人声鼎沸，看到老板们陆陆续续
地开着电动车过来，日结工们便立马
围了上去。

跟陈芸坐在一起的一个妇女接
到了活，背着包前往厂里。再晚一
点，等一批一批的衣服做好，还会有
更多老板来招工。陈芸最晚接活待
到过凌晨3点，她一般会做到早上10
点，然后回宿舍休息。

从白天到黑夜，熟悉康乐村和鹭
江村招工街的人都知道，这里的灯火
不会消散。

据《新闻晨报》

招工街的灯火昼夜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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